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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山远不远？远！远在南洋天边边；
铁山近不近？近！天天挂在娘心里。
铁山，原本不是一个地名，因为龙运铁矿

而得名。它位于马来西亚的永平县，曾经是
马来西亚最大的铁矿场。抗日战争时期，一
群来自山东菏泽解元集的“面人郎”，在这里
点燃了一场大规模抗日烽火，组织了一次震
惊中外的大罢工而被载入史册，英名颂扬。

一

解元集村是一个坐落在鲁西平原上的古
老村庄，光姓氏就有30多个。民谣说“王张
杨侯范任刘，两常一段七八李”，就是村上主
要姓氏及源流的概括，这里还是菏泽面塑艺
术的发源地。

面塑，又称捏面人，是用面粉、糯米面等
原料，制作成各种人物或动物形象的民俗艺
术。捏面人的人，又被称为“面人郎”。当年，
为了养家糊口，这里很多面人郎担着挑子，四
处闯荡。近的去济宁、徐州、曲阜、济南、德
州，远的去了开封、郑州、苏州、南京、上海，最
远的去了关东，到了海参崴，下了南洋。

“只为谋生故，含泪走四方。大雪下关东，
六月出南洋。走遍天下路，何处是家乡？”这首
民谣是当年面人郎艰辛讨生活的真实写照。

常天绪、李俊兴是村上最有名的面人
郎。20世纪20年代末，他们听说南洋捏面人
容易赚钱，就邀着村里十几个伙计，一起挑着
担子漂洋过海，来到当时马来半岛的东海岸
丁加奴（今马来西亚登嘉楼）。

当时的丁加奴，属于英国的保护领地，第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直被日本人统治。不
过，这里华人众多，善于团结，当地气候又湿
润温热，给捏售面人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
件。加上山东人勤劳朴实，很快就在南洋岛
国站稳了脚跟。尤其是常天绪，生性豪爽，为
人仗义，传授面塑技艺结交了很多朋友，有的
还是马来亚的高官和社会名流，在当地混得
风生水起。

1933年，常天绪不再满足捏面人，经过朋
友推荐，他在马来亚创办了自己的天绪公司，
从“面人郎”转行成为龙运铁矿的矿区工头。
自己的生活无忧了，但家乡的父老乡亲还吃
不饱饭啊！常天绪夜不能寐，一心想着如何

帮助家乡。
他想到了回乡招募工人，毕竟当工人比

走街串巷挣钱多、来钱快。在《山东省志·侨
务志》大事年表中，有这样的记载：1933年，常
天绪两次回山东菏泽老家招募工人，其中在
菏泽、定陶招工500人，在河南、河北邻山东
地界招工320人。

听说常天绪回乡招工，村人纷纷报名，第
一次就有70多人跟他下了南洋。他们中有
常天绪的堂兄弟，有他的族人，还有后来回国
直接参加抗日斗争的段振东、段振民、李兆
谱、王林瑞、王兆年、王福安等人。

资料显示，当时，龙运铁矿雇有华人劳工
2700多人。其中，山东籍就占了近三分之
一，还多是菏泽籍。

二

龙运铁矿是日本帝国主义20世纪30年
代在马来亚经营的规模最大的矿场，由日本
政府直接控制。当时估算，这个铁矿日产铁
1000余吨，年产量约40万吨，平均每周装3
艘大型货轮运往日本本土。

1937 年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
发。听说自己开采的矿石被日本人运回去制
造武器，用来杀害中国人，长期被日本资本家
压榨盘剥的菏泽劳工再也控制不住内心的愤
怒，纷纷表示“从此誓与敌人完全断绝关系”

“不再供敌利用”。忠厚善良的面人郎其实不
“面”，一旦斗志被激发，必将激荡出磅礴的力
量。

在解元集龙运铁矿抗日大罢工纪念馆，
可以看到菏泽劳工在1938年《南洋日报》上
刊登的罢工启事：“自去年七七事件发生以
来，天绪等不即觉悟犹为敌采运军火原料助
长敌人凶焰，抚心自问，愧悔无比，现全部工
友截至二月二十八日均已离山，而天绪等对
于包工之事亦均宣告结束，从此誓与敌人完
全断绝关系，以后更各洗心革面，不再供敌利
用，倘有违背所言，愿受我政府最严厉处分。
谨布衷曲，伏希鉴原为幸……”虽然纸页泛
黄，字迹模糊，仍能感受到不屈的精神和抗争
的力量。

嗅到异常的日本资本家，先是进行利益
诱惑，将日工资由原来的三四角钱提高到二

三元钱，但劳工们没有动心。资本家见软的
不行，又来硬的，在矿区增加矿警和监工，采
取更加严厉的措施阻挠和镇压。劳工毫不畏
惧，激起更加昂扬的斗志。在常天绪的带领
下，常合民、段振民、段振东、李兆谱、王林瑞、
杨鸿友、常朝贵等人，都成为串联罢工的主要
骨干。

杨鸿友的儿子杨守林回忆，当时，父亲他
们利用班组长的身份，分头深入矿工之中，一
边宣传抗日救国道理，一边组织矿工暗中进
行破坏行动。他们将棉纱偷偷缠进机器里，
将设备零件拆掉扔进山沟，迫使机器不能正
常运转。

罢工前一天，矿区又发生一起残害华人
劳工致死事件。菏泽的劳工愤怒了，联想到
日本鬼子霸占了东北，还把战火引到鲁西南，
在家乡的土地上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他们决
定除掉那个平日作威作福的日本监工。

常合民假装套近乎，分散那个家伙的注
意力，段振民则悄悄绕到他身后，趁其不备，
用手中的铁锹直击后脑勺，那个日本监工哼
都没哼就见了阎王。工友们见状，七手八脚，
把尸体直接扔进车厢，随着一车矿石消失得
无影无踪。

1938年2月28日，声势浩大的龙运铁矿
大罢工爆发。愤怒的菏泽劳工点燃了厂房，
砸坏了设备，提着棍棒和铁锨，与日本监工打
在一起。那些平时为非作歹、肥头大耳的监
工哪是劳工的对手，很快被打得四处逃窜。
混战中，菏泽劳工高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
义”“我们不当亡国奴”的口号，很多人还脱掉
身上的工作服，扔掉鞋子，表明对日本侵略者
的憎恨。

罢工当天，常天绪带领公司的1000多名
劳工全部离矿。龙运大罢工迫使铁矿和日本
军火工厂停工，给了日本帝国主义沉重打
击。这次罢工轰动了世界，各国通讯社纷纷
发出电讯，称这是中国人最伟大的爱国行动。

三

“小枣树，弯又弯，背起包袱上铁山；铁山
远，铁山行，铁山留下我儿名……”

这是面人郎李本化、李本纯的娘晚年经
常吟唱的一个小调。当年哥俩和常天绪一起
去马来亚卖艺，从此再也没有回来，铁山成了
母亲一辈子的牵挂。由于思儿心切，老人晚
年处于疯癫状态。但老人始终记着儿子，念
着铁山，直到死她都没有再见到儿子一面。

和李本化、李本纯一样，客死南洋的还有
王贵玺，他是在罢工战斗中不幸身亡的，被工
友埋葬在了铁山脚下。离家时，他的孩子还
小，现如今他的孙辈们也已是耄耋老人。李
保珠，在大罢工中身受重伤，被送往医院后下
落不明。铁山留下了太多悲戚，也成为很多
人心中永远的痛。村上的老人说，解元集还
有十几个客死海外的面人郎，他们甚至连名
字都没留下，村里人只知道他们当年的小名。

有斗争就有牺牲。一边是自己的饭碗和
前程，一边是民族精神和大义，解元集的面人
郎选择了后者。“国家都没有了，再饱的饭菜
也不香”，他们宁愿把死和苦留给自己，也要
为国家、为民族争口气。

龙运大罢工后，很多面人郎失去活计，没

了收入来源。常天绪因为组织大罢工被日本
人追杀，只好带着家人逃到吉隆坡。其他人
跟随着南侨总会派出的船只去了新加坡，他
们没有悲观，在当地重操旧业，还在陈嘉庚的
组织下进行过义卖，将捏售面人挣的钱支持
抗战。

有一部分面人郎历经磨难回到祖国。离
家时两手空空，回家后一贫如洗。但他们的
内心多了几分坚强，思想有了进步。段兆瑞
的儿子段德法回忆：“我父亲回来时，就带回
来一张破烂的麻袋片子。他对家里人说，听
了爱国华侨的宣传，都把钱捐给了华侨组织，
以支持抗战，就是要把鬼子赶出中国去。”

常合民、段振民、段振东等20多名面人
郎，在经历龙运抗日大罢工战斗考验后，回到
祖国就加入了党组织和八路军，直接参加抗
日斗争。解元集村史资料显示：据不完全统
计，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解元集村先后有
30多人加入中国共产党，近百人直接或间接
参加了革命活动，13人为革命事业献出宝贵
生命。

沧海桑田，英名流传。铁山虽远，但那场
熊熊燃烧的抗日烽火，在历史的长河里永久
灿烂。铁山，蕴藏着不屈的钢铁意志，更饱含
着浓浓的家国情怀。

①解元集村人常合民、常天增、任冠禄在
南洋时的合影

②菏泽劳工在1938年《南洋日报》上刊登
的罢工启事

③《南洋商报》刊登的铁山华籍工头刊登
启事宣誓尽忠报国相关新闻

④解元集村人任冠禄参加龙运罢工后的
归国证明

⑤面塑作品

那些鲁西平原的江米人儿民间艺人，近的在济宁、徐州、济南一带，远的去了开封、郑州、苏州、南京、上海，最远的去了关东，

到了海参崴，下了南洋。1938年，一群沦为日本帝国主义奴役下的铁矿劳工的“面人郎”，组织了一场震惊中外的大罢工——

马来西亚铁山：山东面人郎点燃的抗日烽火
图文 孙现富

小时候的乡下，最上档次的
娱乐是看电影。有谁路过或听说
哪个村放电影，都想尽办法广而
告之全村人。有时三五成群，有
时四五十人结伴步行去看，虽然
很多次跑几十里的路，赶到之
后，电影却结束了，连一句“今晚
电影到此结束，明天放映地点某
某村”的结束语也没听到，但能
近距离注视着放映员倒片子，收
拾放映机器。运气好的时候，还
能捞到一小截被剪掉的废旧电
影胶片，宝贝似的拿回家，用手
电筒往墙上照，重复几十上百
次，都会有人央求着你看，便没
有了看电影扑空的遗憾了。

看电影扑空最多的村距我
们村23里地，因为不属同一个
县，互相之间攀亲的也很少，但
偏偏这个村隔三差五就放一次
电影。小伙伴们实在找不到看
电影的地儿，就摸着石头过河去
碰运气，但好多次都是昨天有电
影，今天嘛没有，只好打道回
府。来来回回，再加上沿途走走
玩玩，步行五六十里路不在话
下。回到家的时候，天上的月亮
已换了东西位置。

电影没看上，回家的路就显得特别特别远，也没有
了来时的幻想和期盼，累和沮丧总在身边环绕。几个领
头的一合计，就吵吵着带大家把气撒到路上。这边抠两
根萝卜，那边揪两根蒜苗。赶上茬口，沿途新栽的一排
排杨树苗就成了出气筒，劲大的一人能扛六七棵。树坑
里新浇过水的土还没结实呢，一只手就能拔出来。

几十号人，路过一些生产队菜园子，守园人时常手
握钢叉站在路旁警戒，但从来不敢多说一句话。对方心
里明白，让我们知道这里有人看园就行了，不能惹急了
这帮天不怕地不怕的小牛犊，不然，挨揍一顿也找不到
谁揍的。

看电影的队伍也有规矩，比如，太小的孩子不能带
着，小女孩不能跟着，喜欢向大人们告状的孩子也不能
搭伙去……不然会有麻烦。特别是路远的放映点，一定
要想办法把那些累赘甩掉。有时候遇到难缠的主儿，要
周旋一两个小时才能走成。

那时候的孩子，没有时间概念，成天玩得天昏地暗，
除非家长沿街寻找喊吃饭才着家。虽然吃的多是粗粮
咸菜，但浑身有天生使不完的劲儿，很少有喊累的。不
管到哪里去，一律是步行，一路小跑的那种，即便累，也
是一天到晚满脸带笑地快乐着。

那时不时兴出门打工，在漫长的冬季，大人们也是
闲得骨头架子疼。时间长了，他们也入伙，随我们这些
小孩子，挨个村转悠着看电影。要么连续好多天看的片
子都一样，要么就扑空，但他们却乐此不疲地学着我们，
争先恐后跨着小碎步，哼着小曲儿赶路。半途谈崩了，
也会动手互摔几个跟头，但还没到家就和好了。

这么多年过去了，那句“今晚电影到此结束，明天
放映地点某某村”的失望和希望，时常萦绕在心间，犹在
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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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没被闹钟叫醒，却被一阵窗缝透进的凉意喊
醒了。

光脚跳下床，地板的凉从脚心一直蹿到头顶，一个
冷颤，彻底清醒了。拉开窗帘，四周很安静，天色是鱼肚
白与靛蓝交融的混沌，半开的窗户是那阵凉意的源头。

阳台那盆薄荷，精神抖擞，像个刚洗漱完毕的少
年。一夜之间，叶子竟被露水细细地镶了一圈银边。那
些水珠，不是雨后那种大滴大滴的，而是一颗颗独立又
饱满的圆。它们缀在边缘的锯齿上，宛若一串串碎了的
星光，每一颗里，似乎都藏着昨夜完整的月亮。

我凑得很近，几乎能闻到水珠里沁出的，混着泥土
气的薄荷清香。最诚实的信使白露，不敲门，不言语，把
秋天的晶莹，都凝在了一片片叶子上。

伸出食指，轻轻触一下最大一颗露珠。它没有立刻
碎裂，而是在指尖上弹润地滚一下，才簌地一下，化作一
片冰凉的湿润。那一刻，世界安静得只剩下这颗露珠。

小时候在老家，白露前后的清晨，总是被母亲从被
窝里拽起来，跟着她去园子里割薄荷。那薄荷满地都
是，稠密密的绿叶上，积满了厚厚的露水。裤脚很快就
湿透了，冰凉地贴在皮肤上。母亲却笑我的抱怨，说：

“露重才好呢，香气更浓甜。”她随手扽了一棵带露的薄
荷给我，清清凉凉的香味，便顺着指缝往外冒。

回忆从眼前的露珠里回过神来，天光已大亮。楼下
早餐店的豆浆和油条香气袅袅地飘上来，实实在在的人
间烟火。

太阳升起来了，晨光穿透薄雾，照在阳台上。薄荷
叶上的露珠变得晶莹，像一颗颗闪亮的碎钻。很快，它
们就被阳光带走，等待下一个夜晚，再重新凝聚。

虽然，我们也要被生活的露水打湿，但也能在不经
意的瞬间，邂逅一抹清凉，在疲惫里看到一点光亮。

我摘下一片薄荷叶，放到鼻尖，熟悉的香气袭来。
露水已不见了，但它的清香和凉意留了下来。

或许，白露的真意，不在于看见露，而在于感受露珠
虽小却承载着自然与生命的重量。当我们真正感受过
这生命之重，才懂得每一个被阳光照耀的、轻盈的清晨，
是多么值得珍惜。 ■苗青 摄影

白露未晞
绽莉

我的父亲老师
卜昌梅

教师节又一次悄然而至，空气中弥漫着
感念师恩的情愫，而在我的心中，最伟大的老
师是我的父亲。

父亲没读几年书，因家贫早早辍学，却用
他的一生，深刻而生动地教育了我和弟弟。

为了供我和弟弟读书，父亲专拣重活累
活干。他在建筑工地上贴砖，在矿井里忍着
胃痛挖煤，在河滩顶着风寒挑沙……

每次回家的父亲，脸上滚着的汗珠子，破
了洞的黄球鞋，都让我的心一阵阵揪紧。当
我和弟弟拿回一张张奖状，父亲的笑容比阳
光还要灿烂。

父亲没有站在讲台上，但他执教了我的
人生课程。虽然他已离世多年，但他的教诲
我从未忘记。我会带着父亲给予的力量，坚
定勇敢地走下去。我会让父亲深沉的爱在我
的生命中延续，绽放出最绚烂的光彩。

长大后，我们都成了你
乐川

小时候玩扮演游戏，我扮老师是最像
的。我拿了母亲用竹鞭做的教鞭，学着母亲的
样子说“上课！”小伙伴们立马齐刷刷站起来
说：“老师好！”还鞠了一躬，那种感觉很奇妙。

我是母亲的学生，小伙伴们也是。我很
崇拜母亲，小伙伴们也很崇拜我的母亲。

中考我考上了桂林民族师范学校，四年
后，回到原来读初中的乡下，当了一名语文教
师，和当初我敬畏的老师们成了同事。

后来，我找的伴侣也是一位教师。我的
妹妹当了教师，她的爱人也是教师。

当初那些小伙伴，有的也当上了老师。
我们的学生，也有100多位走上了讲台。看
到他们在朋友圈里晒的日常，学生们的笑容
就像一朵朵绽放在阳光下的向日葵，屏上都
能感到他们的快乐。这就是当老师才会有的
一份幸福吧。

父亲的备课本
崔向珍

帮父亲收拾柜子，挑出了一本三年级语
文的备课本。只见密密麻麻记了将近4页，
无涂改无错字。父亲当年那些优异的教学成
绩，得益于他的认真备课。

那时我们的村子很小，一个年级也就十
一二个学生。父亲是初中毕业，但他教得好，
常带毕业班，还得带二年级或三年级的学生。

缺吃少穿的日子，父亲的备课本都是用
黑粉连纸自己装订的。每次开学前几天，父
亲专门跑到乡里的供销社，买几张最便宜的
黑粉连纸，几张厚一点的普通纸。父亲仔细
折叠裁剪后，正反面排列整齐，上端用锥子钻
四个小孔，用牛皮纸绳分别穿扎系紧。不同
的是，黑粉连纸是父亲的备课本，一张一开的
纸，折叠成16开，两张纸一个本子。普通纸
是哥哥的作业本，一张一开的纸，折叠成32
开，一张纸一个本子。

曾经有个教师梦
罗宗

少时我便梦想教书。
我的家乡蜷缩在贫瘠的山坳里，父亲那

年逾五十，竟做起牛贩生意，可惜父亲不是经
商之材，牛贩梦不久便破灭了。又尝试做木
材生意，同样无果而终。

母亲不识字，却比谁都明白读书的意
义。她去县城当保姆，每月回来一次，总会摸
摸我的头说：“好好念书。”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考中专成了农村
孩子的出路。我决意报考师范，可惜英语物
理如拦路的虎，我选择了留级。

初三下学期，留级生一律不得报考中专，
我失去了梦想。后来我参军了，因写得几笔
文章，被安排做宣传工作。转业后分配到报
社。人生轨迹已然改变，我再不可能站在讲
台上，执起那根想象中的教鞭。

教师梦碎，但爱教育的心从未改变。

不翼而飞的毛线
蔡随芳

我父亲在部队复员后，被安排在外村教
书。教师比庄稼人穿着要体面，这也是我母
亲学织毛衣的初衷。当父亲穿着毛背心儿出
现在村子里，收获了许多艳羡的目光。

家门的二哥也央求我母亲织一件同款，
上好毛线共买了十团。母亲用了六团，四天
就织完了。把毛背心和剩余线团送去，二哥

不肯收多出来的毛线，还在村里打开了广告。
陆续有人上门预订毛衣，也都把多余的

毛线作为报酬。几个月的时间，母亲攒下了
半木箱五颜六色的毛线团。计划给家里每个
人织一件杂色毛衣，作为过年的新衣。

可等母亲闲下来，樟木箱子却空空如
也。父亲周末回来，才侧过身支支吾吾地说：

“我跟学生们说，谁学习进步我就奖励谁。可
家里实在找不到可以做奖品的东西，就用了
你攒的毛线团。”

教我写作的老师
高新刚

我之所以能在教学之余动动笔墨，偶尔
在报刊上露露面，多亏了学生时代的两位语
文老师。

一位是小学和初中的李庆桢老师，他的
学历仅是高中，但书法堪称一绝，还有一绝便
是妙语连珠，出口成章。

我的作文渐渐成了李老师课上的范文，
我也成了教室后面《优秀作文栏》的常客。再
后来，李老师又把我的作文抄在村子中心操
场南面的那块黑板上。

1978年，我遇到高中语文老师张庆春。
老师让我们写《家乡景物记》，我的作文被选
作范文那天，校领导和老师们都来了。我朗
读作文时，虽不免紧张，但心里充满了喜悦。

考上大学后，我又成了班里第一个在国
家级报刊上发表文章的学生。1983年我大学
毕业回到高中母校，成为语文教师。张老师
依然在这里任教，他是我永远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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